
走在乡间小路上
诗经园子初建成

4月 19日上午，河间董杰和
朱晓兵相邀，继续去干“农活”。
这个活，他们陆陆续续干了快半
年了。

董杰曾是教师、校长、河间
市教育局副局长，如今是 《诗
经》研究者、传播者，而朱晓兵
是农民。一个文化人、一个农
民，身份基本不搭界，不过二人
住对门，且都对《诗经》有一种
执著的爱。是诗经这条线，把他
们牵到一起，捆到一起。

董杰今年 64岁，朱晓兵今年
56岁，两个半大老头儿手拉手走
在传诗、“种诗”的乡间小路上。

当天，他们去的是瀛州镇角
楼村和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这
两个地方，有他们的“诗经”植
物园。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河
间市第一实验小学校长赵增城等
人。看到以前种的《诗经》植物
都已经破土而出，长势可喜，几
个人又在两个“诗经植物园”种
上了“车前子”“白蒿”“荇菜”
等十几种植物。

这次疫情前，董杰、朱晓兵
和另一位《诗经》研究者刘丽颖
曾陪着记者到第一实验小学参
观。在教学楼廊道里，孩子们饲
养种植的小动物和植物随处可
见。温暖的阳光下，这些小植物
欢快地生长，舒展着绿油油的春
意。这些，多是《诗经》里的植
物，是董杰等人为建“诗经植物
园”的前期试验。那时，学校里
的“诗经植物园”刚刚动工，工
人们正在焊护栏、铺绿地。而参
观当天，几个人在学校“诗经植
物园”的“无纺布盆”里种下诗
的心愿。

“无纺布盆”，是朱晓兵的策
划。朱晓兵种地几十年，他自己
说“在对植物适应能力方面，都
略有研究”。相信这个种法肯定能
行。

学校的“诗经植物园”是第
一处，面积不太大，而离河间城
南仅四五里路的角楼村，有一处
更大的“诗经植物园”。角楼村的

“诗经植物园”有10亩地，与朱晓
兵老家隔河相望。这片地是朱晓
兵承包的，他在400多亩承包地里
精选出这片试验田，专种“诗
经”。《诗经》里的植物，能在地
里种的就种地里，能在学校种
的，就种在“无纺布盆”里。今

年春天，这 10亩地里陆续种下了
80多种《诗经》植物，他们计划
在“五一”之前将《诗经》里的
154种植物全部种完。朱晓兵说：

“2月初，最早种下的毛臭椿、酸
模、拉拉苗、旱芹、柳树、苦菜
等，都出苗了。”如今，这片最早
出苗的《诗经》植物郁郁葱葱。

桃李春风歌且咏
江湖夜雨十年心

“竹苞松茂”“其命维新”，在
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里，到处都
是诗。校园里的公示板上，每个
工作日，老师都会用粉笔写上几
行 《诗经》 里的词语：“允文允
武”“大雅扶轮”……传承 《诗
经》 的心“夙夜在公”“日升月
恒”。

传承《诗经》，让来自于大地
的诗回归，把《诗经》种到大地
上，是董杰、朱晓兵等人种下颗
颗小种子时的大心愿。

人们常说发愿容易还愿难。
实现愿望，“道阻且长”。

董杰，为了传播《诗经》文
化，曾放弃公务员身份而保留教
职人员身份。自 2010 年 5 月至
今，已经讲《诗经》 11年。董杰
讲《诗经》，不仅不要钱，还要搭
钱，不要钱难得，搭钱更不容
易。11年的精力和财力付出，用

“难得”二字来概括，似乎显得轻
飘了。

董杰说，他先后购买了300余
套《诗经》，写了20多万字的读书
笔记；他曾在河北省瑞林书院、
沧州市图书馆、河间市二中等 36
个单位或机构义务讲授 《诗经》
1000 余堂课，有 20 几万人现场
听。36个地方，1000余堂课，300
余套，累计 20多万字，这些，数
也够数半天，何况亲力亲为，义
务讲授，还得讲出精彩。

去年，北京通州一家公司的
工程涉及《诗经》里的植物，请
来两所大学的教授讲，但有些问
题始终没得到解决。公司找到董
杰，仅两个小时，所有问题就解
决了。事后公司打算酬谢，而董
杰去讲时，却根本没提也没想

“报酬”二字。
朱晓兵，先种地，后当兵，

再回来种地。其间给 《沧州日
报》等媒体写稿，当过数十年的
通讯员。无论干什么，发轫于少
年时期对文化的爱，都化作一行
行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字。如
今，朱晓兵虽然老矣，但照旧一

边扛着锄头，一边拿着笔头，从
种《诗经》植物这一意义上延续
他对文化的酷爱。《诗经》里的植
物并不全适于北方，种这些东西
也挣不来钱，因此，他在选地、
买种子、经管时，一度遭遇过来
自经济、家庭和外部的窘境。

退伍后，当业余通讯员养不
了家，他就包地种地，回归农民
的老本行。去年 10月，董杰和他
一拍即合，决心在他的承包地里
开出 10亩地种《诗经》。种《诗
经》得买种子，用肥料，一次就
投资近两万元钱，还得搭工夫去
经管。今春玉米价正好时，几万
公斤玉米因为经管“诗经植物

园”错过了最好的行市，赔了好
几万元。老婆孩子不乐意，有怨
言；外人不理解，骂他神经病。
朱晓兵也于心不安：“往年假如不
搞植物园，一春起码多挣 3万块
钱，老婆孩子吃得更好一些，尤
其是疫情环境下。河间市委、市
政府把任务交给我和董老师，对
我们寄托了期望，董老师认为我
行，我想着对《诗经》、对文化的
执着，我做到了，也不负重托。”

“白天忙，晚上给人打电话问种子
的事，咨询北方怎么种，人家骂
我，说我深更半夜打电话有毛
病。”

董杰和朱晓兵从前各有本

业，传播 《诗经》 是半路出家，
对于新事物，“攻玉以石”“道阻
且长”，然而他们志同道合、惟精
惟一，不愧《诗经》传播者的美
誉。当他们看到新出的幼苗，看
到在 《诗经》 里浸润成长的孩
子，桃李春风里，该有一杯美酒
助他们咏唱。

数典祭祖志不忘
大愿成真当有期

曾有人发问，没有河间，我
们还能读到《诗经》吗？当然不
能。不能，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
断章。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
华文化的原典，沧州西部的古河
间国是 《诗经》 的再造和传承
地。如南皮“尹吉甫采诗”说成
立，那么沧州区域对《诗》三百
的形成可谓功莫大焉；如以《汉
书》北方人好“诗”的传承记述
而论，那么汉武帝命名《诗》三
百为《诗经》的前后，可见以沧
州区域为中心传播的范围之广。
鲁、韩、齐三家诗失传之后，在
河间一带形成的“毛诗”一脉传
承，流传至今。

在沧州区域，各地都有人研
究《诗经》，“诗经文化”研究成
为沧州文化中的一门显学。而若
论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家喻户
晓，那么则非河间区域莫属。

河间有毛公墓，那里长眠着
“毛诗”之祖。每年清明，河间都
有文化人去毛公墓祭祀，还有来
自全国的毛氏家族后人。从 2013
清明开始，董杰也加入祭祀行
列，每年必去。有时，董杰会带
着自己的诗词、祭文，在毛公墓
前焚、颂，抒发景仰之情，有时
参加集体祭祀活动。与祭人员一
人一首，背诵《诗经》诗篇，感
情真挚久长。这，已成为沧州文
化现象之一。

数典祭祖志不忘，不忘在践
行。董杰说，植物在 《诗经》
里，或“比”或“兴”，鲜明生
动，烘托氛围，揭示主题。这些
植物就在人们身边，而大家知之
甚少。了解这些植物，一则能深
入自然和生活，一则增加“乡
愁”，也提高了审美和写作水平。
这些植物集中到“诗经植物园”，
学生亲自栽种，学习实践相得益
彰，意义深远。

董杰和朱晓兵种下了愿望。
而今愿望已破土成绿，不远的将
来，收获当可期。

董杰讲诗 写诗写诗

学诗学诗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河北方言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作河北方言研究的继往开来之作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评介

张 莉

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的《沧
州献县方言研究》是“河北方言
研究丛书”的首部，也是新时代
河北省大规模系统性方言调查工
作启动以来的第一个成果。

以献县话调查研究作为这个
系统工程的开端，并不是偶然
的。献县话在汉语方言中具有特
殊而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清代
以来各个时期的献县话都曾得到
过较为详细的记录，就汉语方言
研究资料条件来说，这种情况是
很罕见的。晚清传教士、汉学家
戴遂良（Léon Wieger）曾经以多
卷本《汉语入门》记录了清代中
晚期的献县话。民国时期著名方
志学家张鼎彝在其所著 《献县
志》中，以传统的音韵学方法记
录了清末民国时期的献县话，且
对其做了初步的方言分区。20世

纪90年代，著名方言学者陈淑静
教授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为《献县
志》（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
年）撰写了《方言》章，这是献
县话首次得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被
著录。

对于献县话，虽然不乏历史
记录资料和现代调查材料，但二
者之间缺乏一个具有当代学术意
义的全面系统的献县方言研究成
果，来作为沟通古今、探究献县
方言演变的桥梁。傅林博士所著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正好弥补
了这一缺憾。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以当
代方言学的方法，对献县话的
单字音系、连读音变等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记录，将献县话古
今音加以对照，给出了分类词
汇，描写了献县话的语法体

系，书中附有长篇语料如实记
录献县话的实际言语面貌。书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献县话
韵母结构的描写。献县话的

“车、哥、写、说、雪”等类字
的韵母，初听上去和普通话差
别不大，非母语者很难察觉其
中的特征。傅林作为献县人，
其母语者身份的优势在此体现
了出来。按照书中描述，该类
韵母在音长结构上和普通话有
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其实在戴
遂良时代就已初露端倪，演变
到当代则进一步成形。应该
说，《沧州献县方言研究》对这
一演变的观察与细致描写，对
汉语史及历史语言学的理论研
究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
意义。

除了常规的精细描写之外，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一书在词
汇记录方面有着让人眼前一亮的
创新。这就是在《汉语方言词汇
调查手册》所给出的词汇调查表
基础上，又增加了“固定用语”
调查内容。它包括感叹语和客气
话、买卖吆喝与呼叫动物话语、
詈语三大类。这些词汇，经常被
视为边缘成分，一般方言学著作
很少记录它们。而实际上，这些
词汇正是最具有方言特征和文化
色彩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勾起本
地人乡愁的部分。这类词汇的调
查与记录，可为今后方言志写作
的借鉴。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采用
了随纸版书相关内容即夹附音频
版式，这在方言研究著作出版形
式上当属首创。其歌谣、故事、
风俗文化等部分，采录了发音人

的音频，把它以二维码的方式附
于文本一侧，这极大地方便了读
者的查阅和听辨。它让读者于增
长学识之外，能形象感知献县方
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面貌；它
予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让传
统语言学著作有了不一样的风
貌。这种做法其优长显而易见，
希望能在今后的方言学著作中得
到推广。

《沧州献县方言研究》作者
傅林是土生土长的沧州献县人，
他硕士、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
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又具有
运用相关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
他是一位严谨勤奋的青年学者，
他的又一本献县方言研究的深耕
之作——《献县方言百年演变
史》已于 2021年 12月由河北大
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的出
版，标志着献县话这一曾经在清
末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方言在当代
学术视野里的回归，它为汉语方
言研究和以戴遂良论著为对象的
民俗文化研究等提供了重要的参
照。我们期待傅林博士的系列研
究带动河北省方言调查与研究工
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朱晓兵种朱晓兵种““诗诗””

让来自土地的诗回归土地让来自土地的诗回归土地让来自土地的诗回归土地

把把把《《《诗经诗经诗经》“》“》“种种种”””在大地上在大地上在大地上
本报记者 祁凌霄

本报讯（记者祁
凌霄）大运河是古代
劳动人民开挖而成。
大运河上曾涌动着劳
动人民的智慧，大运
河两岸飘荡着劳作者
的浩歌。如今，大运
河沧州段旧貌换新
颜，如画的美景里，
处处浸透着规划设
计、一线建设者们的
汗水。“五一”国际
劳动节即将来临，24
日上午，“文化八仙
桌”，将以“大运河
上劳作的浩歌”为
题，围绕古代和当代
建设者们的辛勤付出
展开访谈。

本次访谈将邀请
文史专家、规划者、
一线建设者等展开。
分两部分，由文史专
家讲述开挖大运河、
大运河水运水利工程
建造等历史问题；当
代规划者、建设者讲
述大运河上历史遗迹
的保护、修复、重
建，新增景点的建设

等故事。回顾古今劳动者在大运河开挖、使
用和当今建设中的辛勤付出与智慧。

劳动人民是如何开挖大运河的？大运河
通航之后，劳动者又是怎样在这条大河上咏
唱劳动浩歌的？古河道、古遗存等是怎样建
成的？当代劳动者又进行了哪些修复维护等
工作？新建景点是怎么规划出来的，又是怎
样落地建成的？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展
开。

时 间：24日上午9点
电 话：1883378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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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完素的出生时间，史书无明确记载，
学者专家多倾向于公元1110年或1120年。

刘完素著述较多，有些自序后写有作序时
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序》：“余二十有五，
志在 《内经》，日夜不辍。殆至六旬，得遇天
人，授饮美酒，若橡斗许，面赤若醉，一醒之
后，目至心灵，大有开悟，衍其功疗，左右逢
源，百发百中”“今将余三十年间……治法方
论，裁成三卷、三十二论，目之曰《素问病机气
宜保命集》 ……时大定丙午 （1186 年） 闰七月
元日，河间刘完素守真述”。

如按照这篇自序推算，很容易得出如下结
论？刘完素25岁努力学习《内经》，60岁发生奇
遇，又行医 30 年，也就是到了 1186 年近 90 岁
时，才写出此书。依此结论，从1186年上推90
年，他的出生日期就成了1096年。

其实这是错觉。
刘完素同时代名医、河北省易水人张元素

（字洁古）曾为刘完素治病。《金史》载：河间刘
完素病伤寒8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元素往
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视我直如此
卑？”既为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

“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
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
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
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

刘完素“医名贯世”当在60岁以上，其时
大部医著业已完成，故有小看张元素的资本。张
元素当时已小有名声，故门人等才“请元素诊
之”，他也敢诘问刘完素“何视我直如此卑？”这
是在情理上推定张元素略小于刘完素的佐证。

张元素比刘完素究竟小多少？推断至多小
10 岁。如差得太少，刘完素必以同龄人视之，
虽有傲气，不至于面壁不顾；若相差太大，张元
素虽受冷遇，也不会反诘太过，当以晚辈身份尽
心。有考证证明，张元素27岁落第才学医，学
医20余年仍汲汲无名，刘完素的门人找他为师
父看病时，张元素也应有一定名气了，否则不会
请他，但名气应不太大。治好刘完素后才“自此
显名”。所以此时张元素约五十出头。

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是张元素的
学生，生于1180年，卒于1251年，生卒年均明
确见于记载。他自称“仆幼自受《难》《素》于
易水张元素先生”。按古代“人生十年曰幼”“十
五曰童”“二十曰弱冠”的称谓习惯，李杲投师
洁古，当在15岁以前，大致在1194年前后。太
早则或年幼无知，太晚则已非幼年。李杲“闻易
水洁古老人张君元素以医名燕、赵间”，从而拜
师学艺。以此推断这时张元素约六旬上下，生年
约是1131年。

按照张元素生卒年龄，根据他比刘完素小
10岁左右推算，刘完素的生年，当以1120年为
近，到1186年完成《保命集》时恰好六十六七
岁。

刘完素出生有正月十五和三月十五两个时
间。河间刘守村出书说正月十五，每年的刘完素大
庙会也是正月十五。肃宁师素镇刘完素庙会分别在
正月十五和三月十五。保定刘完素庙会是三月十
五。据康熙《保定府志》载:“祀金刘完素，……
三月十五为真君诞辰，俗尚庙会演出酬神，信女善
男争相祈祷，香火之胜缭绕云烟……”

““金元四大家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之首刘完素（（二二））

陈秀春

《诗经》许多篇章采于民间，许多内容是劳动者

的歌咏。传诗、咏诗、歌诗，在河间一带，至今已

延续2000余年。今年，酷爱《诗经》的研究者和农

民，从《诗经》中选出数十种植物，撒播、浇灌、

早晚呵护，10亩《诗经》植物陆续破土而出，一片

片诗的芳华，摇曳在春风里。

葑葑（（蔓菁蔓菁））

《《诗经诗经》：“》：“采葑采葑
采菲采菲，，无以下无以下
体体。”。”

芣苢芣苢（（车前草车前草））

《《诗经诗经》：“》：“采采采采
芣苢芣苢，，薄言有薄言有
之之。”。”

荼荼（（苦菜苦菜））

《《诗经诗经》：“》：“谁谓谁谓
荼苦荼苦，，其甘如其甘如
荠荠。”。”

卷耳卷耳（（苍耳苍耳））

《《诗经诗经》：“》：“采采采采
卷耳卷耳，，不盈顷不盈顷
筐筐。”。”


